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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腾豪斯人文学科
课程变革思想的形成

范 敏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人文学科课程变革思想的形成是斯腾豪斯个人成长和研究经历中的一系列关键事件共同作用

的结果。研究发现,“社区生活的经历与文法学校教育模式的影响”“研究生导师及其所建立的教育共同体的

启发”“第一次出国经历与社会学教职带来的兴趣转变”和“《文化与教育》的写作与出版”这些事件引发并促使

他对教育解放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变得逐渐清晰,而“在人文学科课程计划中实践教育解放的理想”则在实践

层面上验证并丰富了人文学科课程变革思想,这些关键事件共同促使斯腾豪斯人文学科课程变革思想最终

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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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课程学者斯腾豪斯是课程开发“过程模式”的提出者,也是20世纪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人
文学科课程计划”(TheHumanitiesCurriculumProject)的总设计师。研究发现,“人文学科课程计

划”的形成并非是一件偶然性事件,它是斯腾豪斯个人成长和研究经历中的一系列事件与当时英国

中等-现代中学课程改革的实际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将尝试从“关键事件”的角度来阐述斯

腾豪斯人文学科课程变革思想的形成,揭示人文学科课程从一种思想逐渐演变成为一场影响深远

的课程改革运动的历程。

一、社区生活的经历与文法学校教育模式的影响

幼年社区生活的体验以及文法学校教育中教师给学生赋权的教学模式是斯腾豪斯人文学科变

革思想的起源———通过知识教学来给学生赋权这一思想灵感的最初来源。
(一)幼年的社区生活与话语权的初步感知

劳伦斯·亚历山大·斯腾豪斯[1]40(LawrenceAlexanderStenhouse)1926年3月29日出生在

伯纳戈花园村东街17号一栋租赁的排屋中,这栋排屋背向着煤渣覆盖的巷子和其他居民房子的花

园。斯腾豪斯对幼年居住地的描述是:“一种有魅力的合作性的住宅区模式,产生了一种真实的共

同体的感觉”[1]8。伯纳戈花园村与一场花园郊区运动———努力为过度拥挤的工业城市生活及其环

境性和社会性退化问题提供解决办法的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受到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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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ard)和奥克塔维亚山(OctaviaHill)的思想,阳光港(PortSunlight)、伯恩维勒(Bournville)和
莱奇沃思(Letchworth)这些城市的发展,以及德国城镇规划方法这些因素的影响,曼彻斯特的花园

郊区运动得到了旨在为人们改善不健康的住宅和环境的公民协会(theCitizensAssociationforthe
ImprovementoftheUnwholesomeDwellingsandSurroundingsofthePeople)的引导,同时伯纳戈

的发展也得到了曼彻斯特租客有限公司(ManchesterTenantsLtd)的资助,该公司发起了一种“让
租客将房屋的拥有者和他们正在使用的房子的外部资产的拥有者联系起来”的“合伙系统(co-part-
nershipsystem)”[1]8。花园村的租客们享有比平常更多的权力,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更大的集

体股权和话语权。这样的生活环境让幼年的斯腾豪斯对“话语权”有了初步的感知:“村庄的生活让

斯腾豪斯对共同体的感觉和团结的精神有了充分的感知;而且也许给斯腾豪斯提供了麦克唐纳在

他的葬礼致辞上所提到的自主权和共同体之间的平衡感。”[1]8

(二)曼彻斯特文法学校教育模式的影响

曼彻斯特文法学校(ManchesterGrammarSchool)成立于16世纪早期,在那个时代一直处于

学术性教育的前沿[1]10。斯腾豪斯在曼彻斯特文法学校选择的是历史第六学级[1]12,而这几年的学

习也成为了他所经历的“最有益的教育经验”。这段教育经历赋予他的是:知识、自信和勇气,他对

知识和探究的热爱,他对讨论作为一种学习基础的价值的信仰[1]11。斯腾豪斯曾经在他的自传以及

他与同事的谈话中提到过这段在文法学校的日子,他长期的合作伙伴琼·雷达克(JeanRudduck)
也提到了曼彻斯特文法学校对斯腾豪斯所产生的影响是较大的,而第六学级时候历史课的教学方

式给他提供了人文学科课程计划(HCP)的一种模式。
在这所学校里有三位教师的教学对后来人文学科课程变革思想的形成及斯腾豪斯的人生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位教师是他的历史老师帮恩(Bunn)。对于帮恩,斯腾豪斯的描述是:“沉默寡言但眼睛却

是微笑的(Taciturnbutmerry-eyed),他被赋予了智慧与反讽,三年中帮恩将历史置于我们的力量

之内,并使它成为我们思考和思辨的工具,然而同时它也是对我们学识的一种挑战”。帮恩给斯腾

豪斯布置的第一篇论文是“写一篇文章解释橄榄球并列争球规则的变化,在这篇文章中要对委员会

已经努力去实现的规则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提出建议”。他还给斯腾豪斯布置了另

一篇关于梅特涅(Metternich,奥地利的统治者)返回奥地利的文章,文章附有这样的评论:“现在,
作为一位年轻的激进的(统治者),选择任何一位虽然被误导的,但在政治上却是精明而有能力的,
保守的政治家,写出对他品质的赞赏。”[1]12除了历史,帮恩还教通识教育(generalstudies),并鼓励

他的学生参与艺术、文学、电影和社会学的学习。帮恩的妻子,布里奇特(Bridget),也对通识教育项

目做出了贡献。在帮恩退休的时候,曼彻斯特文法学校的高中部主任埃里克·詹姆斯(EricJames)
提到:“历史对他而言不仅仅只是一门学科,或是对过去发生了什么的一种解释,它是整个思维的一

种冒险。它的界限足够宽广,以至于涵盖了一个国家的文学、艺术、音乐、建筑甚至是它的科

学”[1]12。斯腾豪斯有点敬畏帮恩,“虽然是一位敬仰的人,但却与他保持了一定的心理距离”[1]12。
帮恩对知识冒险的感觉、对学习和艺术的热爱,以及他对学生知识独立性发展的承诺对斯腾豪斯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位是英语教师乔治·梅森(GeorgeMason),“是热心且健谈的,一位能够与

他争论且交换意见,一位可以通过反对他的思想来塑造自己思想的教师”[1]12。第三位是法语教师

约翰尼·林嘉德(JohnnyLingard)。他常邀请学生到家里去听经典作曲家的曲子,并说服他们去

听哈莉音乐会、欣赏芭蕾舞[1]12。关于这些人对他的影响,斯腾豪斯写道:“所有这些人,给我提供了

其它选择:一种思想、艺术和学问的世界,虽然这些选择对我而言没有实际地设想过。”[1]12

在《权威、教育与解放》(Authority,EducationandEmancipation:ACollectionofPapers)这本

文集的介绍中,斯腾豪斯提到,对当前学校教育的现实与文法学校这段教育经历之间差距的反思是

他研究问题产生的缘起:“作为曼彻斯特文法学校的学生,我在第六学级的时候很幸运地遇到了三



位教师———帮恩、梅森和林嘉德———他们以一种增强我权力感的方式将观点传递给我。当我开始

教学的时候,我发现虽然学校系统重视狭窄界定的成绩,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却不重视通过知识来

解放学生。我也不可能在系统内满意地做到我曾经所经历的那样。用现在的术语来表达那个问题

就是,教育涉及到的是对知识分配的再生产:我已经进入了一所享有特权的学校,在这所学校中知

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对我而言就是我的权利;现在我所教学的学校信息都是直接传递的,能够选

择的信息几乎没有……”[2]10至此,对教育解放问题的关注成为了斯腾豪斯一生研究与实践的主题。

二、研究生导师及其所建立的教育共同体的启发

斯腾豪斯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多学科的阅读经历以及毕业之后在其研究生导师建立的教育共

同体内工作的经历塑造了他的思想,激发了他对课程的研究兴趣,并为其研究问题的提炼与聚焦提

供了理论来源和实践经验。
(一)教育解放作为研究问题的初步感知

斯腾豪斯对“教育解放”这一主题的思考始于1951到1956年间,他在斯坦利·尼斯贝特

(StanleyNibet)教授和肯尼斯·里士满(KennethRichmond)教授的指导下,在格拉斯哥大学

(GlasgowUniversity)攻读硕士学位。在一系列学生作业中,他在通识教育和道德教育(general
andmoraleducation)以及灌输问题之间挣扎。在一次考试的答题过程中,他发现道德教育的问题

是不能解决的,因为教师的任职资格是学术性的,而不是道德方面的。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领

域工作,在巴布(ZevedeiBarbu)的指导下攻读同一个学位,让他能够系统地阅读马克思(Marx)、帕
雷托(Pareto)、韦伯(Weber)和涂尔干(Durkheim)的作品,这些社会理论对他的问题给出了丰富的

解释,也塑造了他的思想。在1954年的夏天,他发现并阅读了在当时不是很流行的乔治·赫伯

特·米德(GeorgeHerbertMead)的作品,在其引导下又转向萨丕尔(Sapir)、沃尔夫(Whorf)和维

果茨基(Vygotsky)几位学者的作品。同时他也开始涉及人类学,阅读了一些特殊的人类学研究资

料[2]10。与此同时,对文化的兴趣很自然地将他的目光引向了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masscommu-
nicationandmassculture),他透过布鲁默(Blumer)的电影作品来了解这些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
到1956年毕业的时候,他将研究问题表述为从广义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t)的视角

来看文化与个体和个体权力发展的关系,文化与新意义的创造、文化改革的关系[2]10。
(二)杜伦研究所的工作经历及同事的启发

1956年斯腾豪斯从格拉斯哥大学教育学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获得了威廉·博伊德奖(William
BoydPrize)并成为那年最杰出的学生。一年之后,他被任命为杜伦大学(UniversityofDurham)教
育研究所心理学以及中学教育的导师,而这个研究所的主任正是他的导师斯坦利·尼斯贝特

(StanleyNisbet)教授。研究所是由杜伦大学培训与考试联合委员会(theDurhamUniversityJoint
BoardforTrainingandExaminations)发展而来的,由10个会员教育学院和大学教育系构成[1]13。
杜伦研究所坚定地致力于学校实践的改进,斯腾豪斯是9位教职员工之一,其主要工作是为当地的

教师提供在职培训。研究所在教师培训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斯坦利·尼斯贝特,这位教授,用一

种福禄贝尔课程(Froebelcourse)开创了研究所的在职培训项目,而且利用这门课程,他已经开创

了访问那些注册参加研究所文凭课程的有经验的教师的学校和课堂的先例。”[2]10而且,自从1948
年研究所成立以来,斯坦利·尼斯贝特教授通过提供研究奖学金来鼓励他的职员教师、大学研究者

和在职的教师去做研究。同时,研究所有每年都要出版五期的杂志———《杜伦大学教育研究所期

刊》(JournaloftheInstituteofEducationofDurhamUniversity)以及研究评论———《杜伦研究评

论》(TheDurhamResearchReview),主要发表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历史领域中有原创性的研究[1]13。
同时,斯腾豪斯对课程研究的兴趣还被研究所里另一位教师罗尼莫里斯(RonaldMorris)所激

发,“罗尼·莫里斯鼓励我集中于课程,将其作为研究的焦点并用她的精明给我出难题”[2]10。斯腾



豪斯对她的记忆是“利用录音机在课堂上监控教学,并鼓励教师去研究他们自己实践的先锋”[1]14。
莫里斯在学术上一直以遭受失败的贫困的男孩和女孩为研究对象,并支持教师利用课堂实验来研

究在散文和诗歌中形成自由表达的策略。她对改进普通孩子的文化知识学习充满热情,她认为“笨
孩子”就像聪明小孩一样,应该而且能够从一种教育中获益,这种教育“不是一种要锻炼的技能和要

储存的事实,而是与个体个性中的变化有关,这种变化是当他在他所生活的社会所提供的教育经验

中努力前进的时候就会出现”[1]14。
这段时期,斯腾豪斯的研究与实践深深受到莫里斯的影响。“我发现自己在纽卡斯尔(New-

castle)、米德尔斯布勒(Middlesbrough)和卡莱尔(Carlisle)与中学教师们分享最新的罗尼·莫里斯

课程(RonnieMorriscourses),并访问了大量的学校,这些学校的范围从未重新组织的小学到新建

立的现代中学。那里有大量需要学习的东西,而且有大量的机会去学习它。”[2]11同时,在这段时期,
斯腾豪斯还受到了著名戏剧导师希斯考特(DorothyHeathcote)的启发。他看到她以即兴表演戏

剧的形式与男孩子们做游戏,并发现她之所以能够面对并利用行为不良的年轻人的经验原因在于

她将违法转变为戏剧的法律,而这使得她能够采取一种中立的立场[2]11。

三、第一次出国经历与社会学教职带来的兴趣转变

第一次出国经历不仅让斯腾豪斯对比较教育产生了兴趣,而且引发了他对研究问题的进一步

思考,他开始关注如何通过教育重新阐释“增强学生权力”这一问题,而社会学教职的契机则让他将

研究聚焦到了互动小组的微文化和小组学习。
(一)尼森对综合小学的兴趣所产生的启发

1956年研究所组织了一次关于教师培训的英挪会议(Anglo-NorwegianConference),1958年

8月,第二次会议在挪威召开。对斯腾豪斯而言,这是第一次出国的经历[1]14。在那里他遇到了佩

尔·兰德(PerRand)———之后成为奥斯陆大学和挪威研究委员会中的一位教育学教授和伟大的人

物,也是斯腾豪斯一生的朋友。斯腾豪斯被挪威所吸引并逐渐学习了挪威语言。结合对历史和比

较教育的兴趣,他开始研究哈特维格·尼森(HartvingNissen)关于19世纪中期苏格兰教育系统的

相关著作。尼森(HartvigNissen)对斯腾豪斯的影响很大,斯腾豪斯所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就是

对他作品的解释。
斯腾豪斯明确地提到过尼森对人文学科课程计划产生了影响[2]11。尼森对苏格兰学校里广泛

应用的百科全书式的读物非常感兴趣,而人文学科课程计划所采用的是一种活页式的材料,这在某

种程度上沿用了20世纪古老的百科全书式读物的模式。而且,人文学科课程计划研究团队的成员

也遇到了尼森在某些场景中所预示的一种愿望。1852年,尼森获得了一项政府津贴去访问苏格兰

并研究大卫·斯托和约翰·伍德(DavidStowandJohnWood)时期的苏格兰教育系统。尼森在他

所访问的一所学校描述并评论了一场阅读考试[2]12:
“在英语中一些篇目是从阅读书中读到的。所有的篇目(没有例外)读起来都很好。因此,一名

非常有活力的13岁男孩,必须读一篇短小的修辞的文章,文章的开头是:‘自由是与英国的土壤相

称的而且与它不可分离;英国的法律声明,即使对于陌生人和旅居者而言,他们的脚踏入英国土壤

的那一刻,他所踏的那片土壤是神圣的,被普遍的解放的精神所尊崇!’他带着绝对的确定性在阅

读,伴随着强烈而准确的声调,带着一种表情,这种表情表现出深层和高贵的英国式的自我宣称的

自信,而且他带动了所有的人,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而且,尼森评论道[2]13:
“……当公立学校(commonschool)中最普通的工人的儿子正在利用学校所提供的教学材料,

去打动他长辈的心弦,并将他们一起带入情绪的洪流中的时候,此时一个人不仅理解而且还感觉

到,这个人是他们其中之一,而且教育,虽然在水平上是各有差异的,但却也是类似的,它对人们的



所有选择而言都是共有的。”
尼森对综合小学的热情将斯腾豪斯引入了充满希望的思考中。受此启发,他提出了这样的疑

问:“……在现代学校中如何去重新阐释这样一种指向可能增加学生权力和独立性的民主的理智的

愿望?”[2]而且他认为,假如阅读材料的内容不是被视为一种练习的机会,也不是被视为要掌握的东

西,而是被视为学习小组内部学生之间互动的文化基础的话,那么就需要去增加学校阅读材料内容

的严肃性。这一思想后来则被直接运用到了人文学科课程计划的课程开发中。
(二)社会学的教职带来兴趣的转变

对于社会中能够获得的文化以及互动小组的微文化,尤其是对学习小组之间关系的关注变成

了斯腾豪斯兴趣的中心,于是问题变成了在一种足够可行的意义下解释知识和文化。而且,此时的

环境对他的兴趣做出了回应:纽卡斯尔的研究所没有社会学的教师,这使得他能够搬到那里去教社

会学。在那些日子里仅仅少数人是被正式认可的合格的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ernstein)、皮特斯

(Peters)和怀斯曼(Wiseman)力促教师教育者以一种有贡献的学科为基础的聚合性课程来代替整

合性课程,使得对改编或者再培训的需要出现了[2]13。随后,达勒姆彼得学院(BedeCollegeDur-
ham)的一位教师比尔·泰勒(BillTaylor)和斯腾豪斯一起为学院中这个领域的教师们组织了一个

社会学阅读小组,让他们能够在一起互相分享阅读心得。

四、《文化与教育》的写作与出版

虽然斯腾豪斯对纽斯卡尔的工作环境不满意[2]14,但是他仍旧在那里呆了6年,而这6年也正

是斯腾豪斯的思想获得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在那里完成了《文化与教育》(CultureandEducation)
这本书的写作,正如评论所说,这本书是斯腾豪斯社会学的知识在教育中的第一次运用[2]14,而且它

呈现了斯腾豪斯关于人文学科课程计划的一些早期的思考。在书中,斯腾豪斯提到了通识教育的

问题,他认为这种通识教育应该让所有的中学年龄阶段的学生都可以得到,它可以更加清楚地表达

为“普通孩子的教育”。与他的同事罗尼·莫里斯一样,斯腾豪斯所关心的是大多数没有入选文法

学校的孩子的教育质量问题。
人文学科课程计划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的观点已经在《文化与教育》这本书中得到了阐述。比

如,在这书中斯腾豪斯力倡教育必须创造并传递与大多数青年人的生活有关的文化;他认为在教学

情境的理解中标准比目标要重要得多;此外,课程不应该被视为教学的材料,而应该被视为学生讨

论和思考的基础。在他看来,“一种好的课程是让有价值的标准成为可能的课程”[3]89。在这本书出

版之前的五年期间,斯腾豪斯被邀请到奥斯陆大学去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到,“教师的工作是让班级

作为一个群体自我批判性地运转”而且“真正的教育标准是那些形成并清晰地阐述学生自我批判能

力的标准”。他认为“自我批判的标准只有在与志同道合的群体一起的工作中才能得到保持”[4]。
同时,在这本书的倒数第二章的结尾,斯腾豪斯设想了一种可能为中等-现代中学的孩子提供生气

勃勃的教育的课程[3]147:
采用以成人兴趣为中心的课程,用“经验”而不是“事实”来寻求解决方法,以及客观地面对经

验,似乎会促进有经验的教师去创设良好的课堂情境。在教育中运用得比较多的那些方法导致了

教学内容的贫乏,从而减少了受教育者的教育机遇。

五、在人文学科课程计划中实践教育解放的理想

斯腾豪斯本人不仅是一位课程理论家,更是英国乃至世界著名的课程改革实践者,人文学科课

程计划是其对教育解放理念的集中检验。
(一)斯腾豪斯与人文学科课程计划的“相遇”

1966年《文化与教育》这本书还在出版中的时候,斯腾豪斯第一次出访美国参加会议,在那里



他遇见了乔斯林·欧文(JoslynOwen)———学校委员会的联合秘书之一。斯腾豪斯与他谈论了自

己的作品,而且还送了他一本打印稿。同年秋天他被邀请到纳菲尔德旅馆(NuffieldLodge)参加为

期一天的、由托尼·比彻(TonyBecher)担任会议主席的会议[2]15。那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一份报

告,这份报告之后变成了学校委员会的第II号工作文件———《社会与年轻的中学毕业生》(Society
andtheYoungSchoolLeaver)[5]。在会议上斯腾豪斯对这份报告的反应是尤其不友好的,而且他

还讲得很直率,并认为需要更丰富的课程内容,需要将“年轻的毕业生”与那些继续留下来的学生进

行整合———因为“早毕业的学生”不久将会———直到考试的那年,需要教师用可能在班级中形成的

方法对其进行更加清晰的帮助[2]15。
斯腾豪斯回到苏格兰后不久就接到一个电话被告知说那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一项课程计划寻

找可能的主持人候选人,而且他们决定让他担任这个主持人。这项实际上在资金上已经有保障的

计划被称为“人文学科课程计划”(theHumanitiesCurriculumProject)。斯腾豪斯曾经在《文化与

教育》这本书中写到过一篇名称为《课堂中的人文学科》(theHumanitiesintheClassroom)的文章。
在他看来,这种机遇暗示他,似乎他正在被给予这样一种机会,去通过一项较大的课程计划来形成

并验证他在过去多年来一直倡导并从事的一套观点。虽然许多年以后斯腾豪斯才发现事实上纳菲

尔德基金会(NuffieldFoundation)或者学校委员会(theSchoolCouncil)中没有任何人读过他给的

打印稿[2]15。
(二)人文学科课程计划中的教育解放实践

事实上,斯腾豪斯一直在以14~16岁的学生为对象,探索争议性问题领域的教学问题,而且已

经创造了一些材料并对一些方法进行了实验。虽然斯腾豪斯所从事的课程和教学模式对于大部分

年龄和能力范围的学生而言都是合适的,但是在人文学科课程计划中,他却将注意力集中在了那些

具有最早离校可能性的学生,即可能被称为“辍学者”(drop-outs)的学生上。人文学科课程计划的

任务是,与教师合作,基于探索而在人文学科的教学中开展一系列实验,其目标是“形成对人类行

为、社会情境和他们所提出的价值问题的一种理解”[6]。由于此计划是在争议性问题领域中进行工

作,计划小组所采用的教学策略是,试图去设计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在推动他们理解的同

时,使得教师训练自己去做所有他们能做的来保护学生免于受到他所持有的偏见的伤害”[6]。
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斯腾豪斯排除了两种目标:与价值-问题的思考相分离的知识的获得,以

及一种特殊的价值-立场(value-position)的教授。这允许第3种解决方案的出现,也就是———学生

们应该依据他们所提出的“价值-问题”形成他们对人类行动和情境的理解。这种目标指定了一种

学习过程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学习结果。斯腾豪斯拒绝将结果的构成部分进行具体化,而是认为,它
隐含在一套过程原则中[7]:第一,这种争议性问题应该是学校课程内容的构成部分;第二,问题的讨

论而不是说教式的教学应该构成教学过程的核心;第三,教师们应该抑制自己利用课堂来传递自己

观点倾向的平台;第四,讨论中的分歧应该得到保护;第五,教师对讨论中运用的批判性标准负责,
比如保证观点和论点经受住标准的推理和证据的检验。

围绕以上这些观点,斯腾豪斯及其团队建构了人文学科课程开发的“过程模式”来实践他知识

解放的教育理想。埃利奥特对此评论道:“人文学科课程计划被设计成了一种说明,对一种关于‘价
值-问题’的教和学的有价值的‘教育’过程的说明,没有精确地决定结果是什么。人文学科课程计

划预设这些将构成基于多种不同的价值立场的争议性人类行为和情境的多样性解释。这个过程所

做的,就是给学生提供依据其他可以选择的观点来修正和重构他们价值的机会。”[8]56可以说,人文

学科课程计划在实践层面上验证并丰富了斯腾豪斯关于人文学科课程变革的相关思想。此后,斯
腾豪斯在主持和参与的“种族关系教学的问题和影响”(TheProblemsandEffectsofTeachinga-
boutRaceRelations)等一系列研究与实践中,继续以课程为载体探索教育解放的路径,而这也构成

了他一生中教育与研究的主旋律,最终促成了其人文学科课程变革思想体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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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ormationofStenhouse􀆳sThoughtsofHumanitiesCurriculumReform

FAN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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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formationofStenhouse􀆳sthoughtsofHumanitiesCurriculumReformwastheemergent
propertyresultingfrominteractionsamongaseriesofcriticalincidentsinhispersonalgrowthandre-
searchexperience.Thisstudyfindsthat“theexperienceofvillagelifeandinfluenceofeducationmodel
inManchesterGrammarSchool”,“theinspirationsfromhissupervisorandtheeducationalcommuni-
tywhichwasfoundedbyhim”,“firstexperienceofgoingabroadandinterestalterationresultingfrom
hissociologyteachingoccupation”,and“writingandpublishingofCultureandEducation”gaveriseto
histhoughtsandpromotedhisgradualarticulationoftheoreticalthinkingonthequestionofeducation
liberation.Besides,theincidentof“implementingtheideasofeducationliberationintheHumanities
CurriculumProject”verifiedandenrichedthethoughtsofHumanitiesCurriculumReforminpractice.
AlltheseincidentsjointlypromotedtheformationofhisthoughtsofHumanitiesCurriculum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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